
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有一次到工人家

里去访问，看到他们住的是破旧不堪的棚户，吃

的是豆腐渣饭。他便邀请几位大资本家到工人

家里做客，并提出要在上海建造工人新村。说

干就干，雷厉风行。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9月

破土动工，1951年5月即告完工，全中国第一个

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200多位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告别棚屋，搬进了新居。之后，

上海在杨浦、普陀等区，又陆续建造了一批批工

人新村。工人新村的出现，让成千上万的工人

告别了棚户和“滚地龙”。记得，1952年6月，22

岁的全国劳模裔式娟住进曹杨一村，成为一大

新闻。曹杨新村曾是上海的骄傲。1972年，这

里还接待过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2023

年9月13日，曹杨新村入选第三批中国工业遗

产保护名录。上世纪末以来，上海的工人新村

不断被改扩建，工人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上海是我国数百万产业工人的集聚地。这

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本土创作题材。但是，这

样一个重大题材，建国70多年以来，文艺界却

很少有人关注。现在终于有了，上海现代人剧

社排出了一台好戏。原创话剧《暖· 光》，是首部

关于工人新村题材的作品。它用戏剧形式记录

下了上海城市的一段令人感动而振奋的往事，

留下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

感情，并记录了一代人曾经的追求和向往。

原创话剧《暖· 光》由剧作家管燕草编剧，表

现手法非常新颖，以一个工人家庭三代人28岁

时的故事，徐徐展开历史画卷。人物之间的矛

盾是围绕入住工人新村而展开。从上世纪五十

年代初单位分配住房的欣喜、上世纪八十年代

子女结婚无房的困境、到新世纪旧工房改造居

住条件不断改善等，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

印记，上了年纪的观众观看时动情唏嘘；年轻观

众看后了解过去父辈的艰辛，对未来美好生活

充满信心。这个戏以聚焦小人物生活的方式，

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工人群体的缩

影。通过师兄弟两家人在建造、分房、改造工人

新村的热浪中的起起伏伏，搬入、搬离、再搬入

工人新村的曲折人生经历，深入开掘人物的内

心世界，从而谱写了一曲工人新村的颂歌，而贯

穿其中的是党和政府对工人群体和工人新村的

关心关注。从小在工人新村长大的管燕草，是

著名工人作家管新生的女儿，父女俩都对工人

新村怀有特殊的感情。谈到创作缘由时，管燕草

说：“在似水年华的人生窗棂上，工人新村如同那

一抹温柔的暖光，穿透时间的缝隙，照亮了岁月

的台阶。”在“岁月的台阶”上，我们看见了站着一

批著名的演员，他们是老中青三代优秀话剧演

员：徐风、陈致良、曹禹、朱新锐、季森、顾晓文、邱

海萍等。

《暖 · 光》是一部向共和国致敬的话剧作

品，用“接地气”的人物、剧情和生动演绎，真切

地表现了中国大地独有的工人新村的生活。

贯穿全剧的是张家三代人：爷爷张阿根、爸爸

张建国和孙子张浩轩。张阿根从苏北农村来

上海做工，租住在杨浦区棚户内，在上世纪50

年代初，因为出色的技术，有幸分进了工人新

村；从小在工人新村成长的儿子张建国初中毕

业分配进了工厂，成长为新一代的技术工人，

为了与心爱的姑娘——李贵生的女儿结合，无

奈与父母一起搬离心爱的工人新村；最终，“海

归”的孙子张浩轩将智能科技与制造业相结

合，参与了工人新村的全面升级改造设计，最

终买下了改建后焕然一新的工人新村，了却了

父辈的心结和夙愿。

《暖 · 光》围绕“搬进”“换房”“回迁”这三个

主要情节叙事，情节起伏曲折，但自然合理流

畅。很多细节虽然表现得波澜不惊，却很有深

度，如换房、动迁等，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和感情

的沉淀。

主要人物性格反差鲜明。张阿根老实憨厚

耿直，有着“一根筋的钻研精神”；李贵生是张阿

根师兄，也是技术能手，但人比较活络，心思多，

在每个时代都有超前意识，但每一次都踏错节

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在工人新村的分房

中，在破墙开店的想法上，尤其是在儿女的婚姻

大事上，将戏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推向了高潮。

张建国是张阿根的儿子，聪明，胆大，对自己喜

欢的人和事，敢于大胆追求，虽然没有父亲张阿

根对工人新村那么深厚的情结，但也有着深深

的眷恋。戏剧对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

有深刻的挖掘，因而能打动观众。几位主要演

员的表演各有特色。饰演李贵生的徐风、饰演

张阿根的陈致良和饰演张建国的朱新锐，都出

色地表现了“这一个”人物的性格，满台真实展

示了普通工人、市民的人生百态。

《暖 · 光》是一部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好

戏，但在舞台呈现上还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

戏的后半部分，张力尚可加强。我希望工人新

村里的这一束暖光，能给上海戏剧界带来更多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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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忠毅

复排沪剧经典之作《金绣娘》
沈慧琴再现“上海声音”的当代魅力

“长江边，望北方，春光明媚。似见那，沙洲旁、耸

立千桅。解放军，即将飞舟渡江来，到那时，湖光山色

分外美。盼解放，迎解放、黎明前的战斗更艰难……”

沈慧琴这段饱含深情的唱段，伴随她昂首期盼的身

形，在复排沪剧经典《金绣娘》一开场，就把观众吸引

到渡江战役开始之际百姓期盼解放军到来的迫切心

愿上。

《金绣娘》讲述的是1949年春，为精准打击敌人江

防军事目标，渡江指挥部派参谋梁超潜入江南，联系

地下党获取敌方江防情报，登岸后被敌人发现并腿部

受伤，千钧一发之际，交通员金绣娘，用障眼法掩护梁

超逃脱敌人搜捕，机智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

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

新东苑沪剧团复排献演的《金绣娘》，由团长，国

家一级演员沈慧琴担纲主演。她展现了自己从小练

就的沪剧唱腔功底，感情真切、唱腔动人，在细腻的表

演中，把金绣娘一心抗战、机智勇敢，巧妙用计的性格

特征，拿捏得十分精准，并且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

从塑造《梦中家园》的创业者、《啊，母亲！》的企业家、

《玉兰花开》的护士长、《飞越七号桥》的棉布商人，到

这次《金绣娘》剧中的金绣娘，沈慧琴塑造的各类女

性，以稳重端庄、聪慧大气的形象，情真意切、感人至

深的唱段，对角色把握准确到位的表演，让观众在这

部融合传统与现代审美、饱含深情与激情的沪剧中，

与演员同呼吸、共递进。

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陈瑜评价说，沈慧琴作为诸

惠琴的学生，将老师的《金绣娘》再次搬上舞台，这代

表了沪剧艺术的一种赓续和传承。《金绣娘》的演出保

留了原著精髓。金绣娘角色的演绎成功，来源于她平

时做人排戏的刻苦认真，一直较真和始终一丝不苟的

精神。她在排练这部戏时，不停留在过去，一个一个

细节抠，一句一句唱词磨，一个一个动作排，反反复

复，力求再现沪剧复排剧目的当代魅力。复排的《金

绣娘》在慧音剧场和天蟾逸夫舞台演出，运用全新舞

美设计、交响乐团伴奏，为广大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现代沪剧观赏体验，更为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迎接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交出一份出色答卷，让观众感受

浓厚的历史情怀，再次见证经典沪剧的华美绽放。

根据海飞同名小说改编的《向延安》是一部再

现在黎明之前一群年轻人为理想、为信仰而奋斗、

牺牲的光荣历史的海派谍战话剧。该剧在上海解

放75周年纪念日的首演后赢得良好口碑，并入选

“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精品活动，近日

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向延安》由东方艺术中心制作出品。作为一

部由直接面向市场的剧院牵头创排完成的主旋律

舞台剧，该剧堪称“又红又火”。具体来说，“红”是

指作品符合主流价值观、传递真善美；“火”是指作

品在艺术性与观赏性上过得硬，在演艺市场上经

得起考验。将故事内容如此丰富、人物如此众多

的小说《向延安》浓缩在一部近三个小时的舞台剧

里进行呈现，这是很不容易的。该剧的成功，除了

展现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与热血，彰显信仰的力

量；塑造了革命者的“非典型”的人物形象，让平凡

人的非凡功勋被看见；着力挖掘“人学价值”，打造

丰满立体的人物群像以外，还与该剧在舞台呈现

上充分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对原作进行了创造性

转换有关。

小说一直是戏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

资源。但是，小说与话剧毕竟是两种差异很大的

艺术形式，小说成功不意味着戏剧一定成功。成

功的戏剧改编可以将小说的文学价值升华、凸显

与增值，而不成功的戏剧改编往往失去了原作的

精气神，颠覆、歪曲、解构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而话剧《向延安》从戏剧结构、演员表演、舞美设

计，以及多媒体运用、音乐与音响设计、上海话旁

白等多方面入手，对原作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在舞

台呈现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向延安》戏剧结构来看，由于原小说的时

间跨度大，故事头绪繁杂，人物众多，该剧巧妙地

采用双线叙事。该剧以向金喜为中心，分别铺开

向氏家族的亲情、谍战与华光无线电学校学生奔

赴延安参加革命斗争两条叙事线索，形成两个叙

事单元。在向氏家族单元中，向家四姐弟与姐夫

国良、表亲武三春和袁春梅覆盖了革命者、军统、

汪伪特工、普通市民等多种身份，主要演绎他们的

家国情怀与情感纠葛。在华光无线电学校学生单

元中，主要演绎罗家英、程浩男、邬小漫、李大胆、

黄胖等学生在战乱年代的人生轨迹。通过这两条

叙事线索，该剧既关联了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又清晰地勾勒了故事脉络。

《向延安》在舞美设计、音乐与声音设计上也

很有创意。一个在舞台上高高耸立的钟楼被特意

设计成“四面有门”，成为“你永远能抵达延安”的

隐喻；同时，通过钟楼造型的灵活变化，又演绎着

世事沧桑与人物的命运沉浮。而多媒体中呈现的

战火纷飞的场景、街头的广告招贴画、吴侬软语的

评弹弹唱、“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令人毛骨

悚然的枪声、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

书》、庆祝上海解放的激情洋溢的广播新闻等，都

为剧情的展开与氛围的渲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上海籍演员谢承颖在该剧中的沪语旁白，不

仅体现了浓郁的上海风情，增强了地域特色，而且

成为舞台表现的重要补充，对观众理解剧情并沉

浸其中大有裨益。

再就《向延安》的演员表演来说，也有很高的

完成度。从演员阵容来说，该剧星光闪耀，汇集了

刘智扬、李传缨、韩秀一、顾鑫、江佳奇、王楠钧等

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上海戏剧学

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科班演员，并邀请到香港

著名演员李施嬅、主持人梁田、青年演员徐开骋

等。更难得的是，为了使演员更好地演绎角色，该

剧制作方还组织刘智扬、李施嬅、李传缨、徐开骋

等主要演员利用排练间隙，在上海进行了一场特

别的CityWalk——重走党的隐蔽战线红色路线，

进一步走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据了解，在排练期

间每一位演员都倾情投入。李施嬅说，排练时因

为入戏太深，她一直在哭，泪水估计能装好几碗，

眼睛都肿了，“排着排着，我突然懂了他们所向往

的那个‘延安’，那不只是一个地名，那是住在每一

个人心底的那个目的地，我们都向往的那个远方”。

近年，上海出现了多部根据电影、电视剧与小

说改编的红色题材的舞台剧，如根据同名电影改

编的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根据同名电视连续

剧改编的京剧《北平无战事》、话剧《觉醒年代》；根

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孙甘露同名长

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千里江山图》等。舞台剧是一

门综合性艺术，从制作角度讲，涉及剧本创作、导

演、表演、舞美、灯光、舞蹈、音乐等多个环节，多种

艺术元素相辅相成。这使得舞台剧有着独特的魅

力，并拥有广大的观众群。期待上海的戏剧艺术

家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拓宽视

野，发掘题材，深入探究舞台剧创作的艺术规律，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红色题材的舞台剧作品。

《向延安》：从小说到话剧
一次成功的舞台呈现

◆ 戴 平

——评原创话剧《暖 ·光》

大隐于野的乡村书院主持
王兆军老师，临沂人，于我亦师亦友，复旦中

文系1977级群星闪烁，他的文字是其间最有炊烟

气的。毕业后，他以报告文学名世，作品获奖无

数。我颇有幸，受教三十余年矣。

王老师退休以后，化绚烂为平淡，在家乡的小

村办了个东夷书院——他在小说里夫子自道，“咱

这地方，旧时称东夷。虽然正统人物大多看不上

戎狄蛮夷，我对此不以为然。东夷出过不少名人，

文的有孔夫子、孟夫子，武的有蚩尤、大羿，都是圣

贤大德。”他不是偶然光顾，指点一下、体验几天就

回京城的那种，而是矻矻穷年，不离不弃，和农民

一样，在自家农舍小院种菜、养鸡、放鸽、晒被，给

乡人讲古典文化系列等等，也不时邀约外人去说

上几句，我就去胡扯过几句关于新闻学。几次往

访东夷书院，极是佩服王老师的坚守。那里并没

有大家对乡野的出尘想象，没有蓊郁山林、清冽泉

流，小院虽有亲和的一方绿荫，更多的是黄河故地

习见的干涸与艰涩。不过，杏坛之

外圣徒，千载遗篇卷舒，王老师和

太太陈晓帆避居其间，躬耕自足，

怡然自乐，很有些世外圣徒的感

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

的知识分子，鲜矣。平时，最常听

他讲起的，他厝居的农家小院里，

鸡们、鸭们、鸽子们、黄鼠狼们相爱

相杀的悠长传奇，每日发生的机谋

权斗，悲喜交集，甚或有血腥气，总

感觉他漫不经心地讲活了一部“宫

斗剧”。

这位传道授业的乡村书院主

持，时不时捧托出像《黑墩屯》这样

厚重的乡村调查，我以为，其社会学意义，不亚于

费孝通那部《江村经济》。这样的王老师，大隐于

野，我是极膜拜的。

万没料到，王老师今年又放了一个“大招”，一

部长篇小说《蚂蚱》——这是一个凛峻的山峰，于

我，也是一个深坑。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
伏笔当下的“热搜”们

读《蚂蚱》的这几天，，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仿

佛自己也穿越在那个蚂蚱庙，过完了灰头土脸的

一生。

小说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黄淮之间的鲁南，蚂

蚱庙——一个蚂蚱般的小村、蚂蚱般的一群生命。

所谓蚂蚱，聚，能成铺天盖地的蝗灾，散，也能在水沼

田草间蹦跶。以之形容隐没于主流叙事之外的鲁南

乡人，恰切，也悲悯。在看不见的秸秆或随意或刻

意地拨弄下，在剧烈震荡的大时代缝隙里，他们颠

来簸去，努力巴住、抱团，以免被如细糠般甩将出

去，毫无响动地消逝。命若蚂蚱，光是活着，他们就

已经竭尽全力了。作者冷静、练达地描摹着他们的

复杂人性和茁茁的欲望，眼见他们挤挤挨挨，土里

刨食儿，土里成事儿，算计、挣扎、交媾、繁衍……那

些串起故事的细节，丰满且卑微，满是浓浓的土腥

味儿，但每一条来过的生命，哪怕只一瞬，哪怕低到

尘埃，都鲜活、生动，甚至触目惊心，甚至大气磅礴，

史诗般地贯穿了一个百来年的大时代。

是的，一部“蚂蚱”们的史诗。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针头线脑，都能惊天动

地。村史，亦是国史，史不绝书的，可不就是“他

们”和“我们”。

王兆军写的是自己极为熟稔的家园。有论者

说，他和山东老乡莫言颇相似，蚂蚱庙史诗，仿佛

又一部红高梁家族。齐鲁每多史笔。所谓春秋笔

法，微言大义，均出自鲁史。五霸和七雄，而今安

在哉？诸国尽入坑灰冷，唯余鲁史详而记。没有

鲁国史官如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和同侪拼死保存

史籍的壮举，中国二三千年前的浩荡历史，必将颓

其一角。邹鲁之地，孔孟之风，鲁地的弘毅之士，

向来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抱负与担当。持卷放眼，

王兆军用了十年功夫，苦心孤诣捧出的这部书，极

具史料价值。他也像那个隐居在19世纪法国巴

比松村的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一笔不苟，只管描画

出皱巴巴的农人与雾蒙蒙的田野，背景廓大，细节

入微，让人读出溢出画面的满腹心事。有世俗化、

草根化的儒释道，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闪闪烁

烁，左右着“蚂蚱”们的活法，以及跳跃的方向。

小说里的故事于我很遥远，超离了自己的生

活经验；但也很切近，很多当下的“热搜”，似乎都

伏笔在里面的草蛇灰线里，高洁的、壮烈的、悲凄

的、猥琐的，都有“蚂蚱庙”人的影子。

作家的笔力，沉着醇厚得惊人，以蚂蚱庙为经

纬交织的焦点，铺陈出一部鲁南乡村的百科全

书。蚂蚱庙是缩微版的国，而我们，其实也都是蚂

蚱庙人。

作家所有的温存，都给了蚂
蚱庙的女性角色

“蚂蚱庙人，只知道做庄稼，狗熊似的忙一辈

子，或者没人理，死了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冲

着那名望去的……”小村里难得“有出息”的赵建

章，这么教育着末代“乡约”贾三福，三福是贯穿这

书的乡愿式人物，为了这点子“名望”，他逢人赔

笑，遇事出头，自私过、嘚瑟过、落魄过，常常犯傻，

也仿佛大义凛然过。为了一头黑驴的偷嘴，他把

人告上法庭，结果是让村中于他有恩的“望族”受

到重创，翻转了一个小村的乾坤。书中类似的以

小搏大的事件，累累不绝。三福在其间周旋、腾

挪，像一只可怜的兔子，念念叨叨“怎么好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好”，跑得灰头土脸，没有恒定的方向，

也跑不出背后“巨佛”的掌心。“层出不穷的新玩意

儿，给他的生活带来连续性的打击……潮流像一

只追赶兔子的狗，紧追不舍。”

这小村里，有以石先生、谢春芳、赵琪、宗申标

注的不绝文脉，能解说《水经注》、算透世界的赵

淇，发出“古往今来，不识时务的方为俊杰”的掏心

窝子呐喊；有世俗化到不像话的本土宗教象

征——徐和尚把持的小庙，和他那个从小霸道、

长大屠村的儿子瘸造；也有从没展眉活过，就在历

尽折辱后死去的孤苦男孩如贵；“豁出去不想活

了”从完全裸了身体的穷汉，最终完成蜕变的吴兴

邦；更有“一个个脸比地窖子墙还厚”“能扶竹竿不

扶井绳的货”们。

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女性群像。就和

莫言一样，王兆军写到女性，那笔触贯注了显而易

见的温存，甚至是圣洁化。全书唯一没有“缺点”

的形象，是美丽、坚毅、能读书、有教养，让哪怕最

无耻的乡氓都不敢亵慢的云舒，她从田野的另一

头，恬然走进乌糟糟的蚂蚱庙，但她不认命不妥

协，冷静地反抗，绝不屈服，且有手段与屈辱划清

界限，她有着“我若未嫁，当适此人”的果决，以及

对傻丈夫最后壮举的悲恸与体谅，更可以择善而

从、过好当下的自爱自足。同样不认命的，还有寡

妇自适、冒乡村传统道德之大不韪的淑常妻，她刚

猛无畏、“没羞没臊”，为了改嫁，宁可放弃所有辛

苦持得的家产，她赢了一场看似必输的官司，却没

有给自己赢来圆满的人生。

蚂蚱庙里，“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的自决

能力，其实和她们的经济权息息相关。那里大部

分女性，毫无财产主张和处置能力的，就活得全无

尊严，任人欺凌。而淑常妻的前倨而后不得不恭，

也是财产权益得而复失的映射。福山在《政治秩

序的起源》中，说起欧洲中世纪教会为了争夺利

益，鼓励寡妇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比如可以捐献

给教会，结果无意中导致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也注意到女儿继承权的

艰难，哪怕是写进了法律，哪怕新中国已经成立半

个世纪，但是在黄河故道的村庄上，女性对父系财

产的继承也几乎不具可能性，除非冒着和娘家亲

族彻底断绝而无所怙恃的高风险。《蚂蚱》一书，就

把女性较之男性更多一层的艰涩和羞耻人生，描

摹得淋漓尽致。

为每一只蚂蚱立传
很突出的一个感触，我时时把这部小说，也看

成一个微观且深入的乡村调查，和王老师完全实

录的那部《黑墩屯》相互映衬——这是在我国写作

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一实一虚、亦实亦虚的同题材

表达与呈现。中国的文人史书，多的是帝王将相，

最多写到城里的“清明上河”，哪怕到了世俗话本

时代，如三言二拍、水浒红楼，也鲜有那种把笔触

彻底伸进乡村深处的断代式、全景式刻画。后来

有了赵树理，有了莫言、余华、陈忠实们，乡土经由

他们，让城里人稍减了那份遥远与陌生。但像王

兆军这般，以学问家和小说家两支秃笔，一左一右

去写透“一枝花”的，仍然鲜见，在诸般领域都极具

标本意义——这意义，对于是农业生产大国的中

国来说，可能要放远一些，更其灼目。

由此，想到曹锦清描述他当初入村调查的艰

难，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度行走黄河时，对外人高度

警觉的那些乡村——外人，是很难真正“走进”黄

河边的诸多“蚂蚱庙”的。过客的一瞥，是无力且

隔膜的。人们与乡村的彼此陌生，于是由来已久。

幸好，我们还有王兆军，以他的沉浸和超离，

填补了乡村书写这块若隐若现的巨大空白。马伯

庸写过《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史籍中爬梳出挖断

龙脉的诸般“二手”徽州故事，王兆军写的则是显

微镜下第一手的鲁南乡村。作家在他的每个角色

身体里，用力活过，血泪汩汩，骨肉支离，呜咽恓

惶。他为每一只蚂蚱立传，树碑，哭祭啊！

毕竟是源出孔夫子的家乡，哪怕是写景，也是

不由自主流出的诗经范儿。像“青石桥南是东大

汪的中心。这里既没有香蒲和芦苇，也没有莲荷，

水面下只有青绿色的苲草。苲草盛时，会因繁茂

拥挤而高出水面。细小的虾子跳出来又落下去，

大鱼不敢钻进浓密的苲草，如海豹不敢进入珊瑚

丛……”

掩卷之后，还有一种未能过足瘾头的感觉。

蚂蚱庙的史诗，只是截取了上个世纪的一多半光

阴，还可以写上去、写下去，写成一部架构完整、现

实版类似《银河帝国》的宏大叙事。

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诗：天下几人学杜甫，

谁得其皮与其骨。就算是我对王老师一份心向往

之的鞭策吧。

◆ 赵建中

显微镜下的“蚂蚱”史诗
——读王兆军长篇小说《蚂蚱》

上海工人故事，
是不应被忽略的海派题材


